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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王桂国我为妞妞写序文
妞妞才十岁，就出第一本“书”，实

在难得。所谓“出书”，就是把一年写的
作文装订成册。学校老师吩咐要为这本
书写个序。一提到写序，小姨就想到
我。我自然推不掉。

去年冬天，我有幸在无锡住了两个礼
拜。我吃住在小姨（其实是我爱人的小妹）
家，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跟妞妞接触。

妞妞放假在家，试卷这类作业，我
不太感兴趣，只觉“读作文”特别新
鲜，吸引了我。我晓得老师的用心，马
上要期末考试了，作文分数是大头，一
点儿不能掉以轻心。

妞妞读的都是自己本学期中写的作
文，读过后，我拿过来看。老实说，看
到妞妞作文的第一眼，我被吓住了。一
口气看了四五篇，内心竟狂喜起来。

这是妞妞写的吗？这是三年级学生

的作文吗？不像不像，绝对不像。在乡
下，改了一辈子作文，三年级作文见多
了，基本就是东倒西歪，干巴巴、皮皱
皱的几行字。可妞妞的作文呢，酷毙帅
呆了。若摆在一摞五年级作文本里，瞪
再大的眼睛，都会让你挑不出。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过妞妞写作文，
但是我知道她这些作文是怎样一笔一笔
认真写出来的。说来话长，这要从她上
幼儿园说起了。

妞妞爱听童话故事。白天听，晚上
听，上床睡觉还要听。没有童话，床上
的她翻来覆去，死活不肯睡。所以说，
每天她都是枕着故事入睡的。听多了，
就上瘾了。一上瘾，就变成了“痴迷”。

妞妞这个故事迷，与其他故事迷不
同。多数故事迷，只是停留在喜爱听故
事，但不会讲故事。妞妞的本领，就在

于能把耳朵里听到的故事，通过自己的
小嘴巴美美地讲出来。故事讲给别人
听，立马有了与人分享的味道。分享的
味道，是天下最美妙的味道。从故事迷
到故事王，是会长出让人羡慕的翅膀
的。这翅膀是什么？是生动形象的语言。

妞妞不仅是个故事王，还是个小诗
人呢！

一次学校开展庆祝元旦活动，坐在
台下的学生听语文老师李老师的演讲，
竟发现了李老师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
花。其他同学看到泪花，也就停留在泪
花上。可妞妞不同，她回家对妈妈说，
当时要是有个小瓶子，她真想把李老师
眼角闪烁的泪花收集起来。当李老师得
知这句话时，被感动了。

“把李老师眼角闪烁的泪花收集起
来”分明是诗啊！这句诗，充满童真童

趣，露珠一般透明，足以抵得上一篇优
秀作文。

都说诗人与普通人思维不一样，妞妞
便是明证。一场大雪，引发了她的顽皮。晚
上，路灯昏暗，我拽着妞妞过桥，脚下步步
踩着小心。桥上湿湿的，都是雪，挺滑的。

“滑！”过了桥，妞妞叫一声。紧接着“啪！”一
声巨响，我们扭头看去，见一男子骑着摩
托车，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妞妞猛拽我：

“快跑！”我讶然：“为什么快跑？”“碰瓷
——！”

我看到男子从地上爬起来，慢慢扶起
摩托车，才拽着妞妞离开了。我问妞妞：

“这像碰瓷的吗？”妞妞说：“好像不像。”
“何以见得？”
“他没有找我们呀！”
妞妞是一本好玩的小人书，一页页有

滋有味翻过来，一篇序文已然新鲜出炉。

□夏俊山岁月悠悠人拉犁

□唐金华妈妈，来生让我护您一世周全
每次想起我妈，犹如结痂已久的伤疤

再次被揭开，那种不能触碰的痛，瞬间就
会蔓延。

十四岁那年，兄妹五个中我第一个考
上了高中，而且录取在当时最好的省级学
校。

当我兴致勃勃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到
家时，却看到了爸妈愁眉苦脸的样子。

当时，我家的经济状况很窘迫。爸爸
是文弱书生，任大队会计，下地干农活挣
工分的事都是妈妈。大哥参军，二哥初中
毕业就回来跟妈妈一起干农活。即便如
此，家里仍用微薄的收入，供我和妹妹上
学。

妈妈平时从来舍不得歇工，虽然如
此，每到年终结算还是会超支。

印象中，我家每个月的口粮都吃不到
月底。妈妈常常挎个淘箩去本村的外婆家
借米，外婆可怜妈妈，从来都没让还过。

蚊虫叮咬的夏夜，妈妈总要在煤油
灯下缝补那件补丁打补丁的杂纱短袖，

煤油灯摇曳的烟雾中，妈妈脸上挂着汗
珠，扯线的同时用手指刮去唇边汗水的
样子，至今还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的日子很苦，爸妈把我们几个
拉扯大已是不易，而且我的两个哥哥也
就读到初中毕业。

看到爸妈为难的样子，我没说话，
我是个懂事的孩子，虽然心里也有梦
想，梦想能鲤鱼跳龙门，凭自己的努力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参军不久的大哥听到我考上高中的
消息，写信回来叫爸妈一定要让我去读
书，说我是家里第一个凭成绩考中高级
中学的，无论如何都要让妹妹上学。他还
随信寄回了他并不多的津贴。

带着全家的厚望，我终于如愿进了
朝思暮想的学校。梦想着以后可以考大
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然后让爸妈过
上好日子。

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我不敢看她
们光鲜的衣着，每次洗澡我都找各种借

口到最后，不想让她们看到破旧的内
衣。那时候，一条的确良长裤，已是我
最好的衣服。

食堂里的菜每天都要预订。为了节
省开支，除了一毛钱一瓶的水，其他都
免了。喝一口白水，吃一口妈妈做的咸
菜，简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美味啊。通
常是，饭没吃几口就一咕噜吃完了。

本村的同学回去把我的情况告诉我
妈。说我太省了，一毛钱的冬瓜汤都舍
不得吃。

妈妈急红了眼，丢下手里的农活，
带上一袋大米，乘了庄上的顺船去学校
看我。

假如我不那么省吃俭用，假如我的
同学不去告诉我妈，假如我妈狠心一点
不管我，也许所有一切都不会发生。可
是，所有的假如，只是假如，所有的一
切还是发生了……

妈妈在去学校的途中出了事故。由
于驾驶员分神，机帆船撞断桥桩，桥板

坠落，砸向妈妈头上、肩上，最后砸在
了妈妈腿上。

一天后，我见到了面目全非的妈
妈。而此时病房里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
我身上。

你妈都是为你啊，不然怎么会这样！
妈妈用微弱的声音辩解，别怪华，

她没叫我去，她根本不知道我去。
那年，妈妈四十出头，正是上有老下

有小的年纪。经过抢救，保住了妈妈的性
命，但她失去了右腿，从此瘫痪在床。十五
年后，饱尝了病痛折磨的妈妈，在一个宁
静的午后，面带慈祥，溘然长逝。

妈妈，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却又
意外地让我们的生命打了结。你为我丢
失了半生的性命，我为你放弃了梦想的
追求。

假如有来生，我不再要我的诗和远
方，只要你平安健康。

妈妈，今生做不了你的拐杖，假如
有来生，我做你的妈，护你一世周全。

友人到了石河子，发给我一张人拉犁
的城雕照片，说这是“军垦第一牛”，石河
子市的标志。

友人见到雕塑，感到新奇。我见到人
拉犁，拉犁的却是自己最熟悉的人。那是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生活在海安县西北的
杨舍大队十三生产队。割麦栽秧的季节，
一些生产队缺少耕牛。怎么办呢？耕田插
秧就像救火、打仗一样，一刻也不能耽误。
当时，虽然有钱也可以请来专门的机耕
队，但有些机耕手就像老爷。“没有好酒，
机器不走；不敬好烟，耕不到边。”我们队
又比较穷，队长宣布：“请机耕队，我们没
钱。为不误农时，必须安排人拉犁。”

人的力气毕竟比不上牛，现在却要干

牛的活，好办法就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去
做。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过：

“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人家4个男人拉一
张犁，我们生产队壮劳力少，不少人饿着
肚子，力气也小，那就不分男女老少，六、
七个人一起拉。六七个脊梁弯成一个姿
势，绳子勒进肩胛，头颅垂向地面，“嗨”地
一声，犁铧启动，刀子一样在土里向前钻。

人拉犁，看上去简单，其实也要讲技
巧。在前面拉的人，最靠前的一位要带路
把握方向，牛拉犁，扶犁的人手里拿根鞭
子，牛走歪了可以抽上一鞭子，人呢，就不
能用鞭子了，只能靠在前面的第一个人拉
好“主绳”，走稳走准。后面的几位，一人一
根“支绳”只管出力像前拉。为了防止绳子
磨坏衣服磨破肩膀，有人把绳子编成扁扁
的辫子状，还有的把贴近肩头的部分用旧
布裹上，这样好让肩头舒服一些。走在最
后面人，既要出力拉犁，一犁拉到头后，还
要帮助扶犁人将犁抬起来调头。

人拉犁，前面的人汗流浃背，后面的
也不轻松。扶犁也算是“技术活”，要有膀
力，还要有丰富的经验。犁稍高了，犁头就
会往深处耕，前面的人拉不动。犁稍按得
太低，犁头上扬，就会耕得太浅。耕出来的

地深深浅浅，播种、除草、松土会有许多不
便。因此，在后面扶犁的一般都是耕田的
老把式。

为了能合力前进，提高效率，拉犁的
人要掌握好节奏。步伐协调一致，劲往一
处使，这是拉犁人默守的“行规”。形不成
合力，犁头会忽左忽右，把犁拉得像蛇游。
行进途中，为了动作一致，众人不时打起
一阵阵耕田号子。一般是嗓音好、又能编
词的领号子，众人和号子。这时，一阵阵嘹
亮的号子声便在田野上空飘荡：“（领）“老
少齐上阵呀！”（众）“咳吆！”（领）大家齐用
力哎！（众）“咳吆！”（领）一起往前拉唷！
（众）“咳吆！”（领）今天拼命干噢！（众）“咳
吆！”（领）日后多分粮喽！（众）“咳吆！”……
号子声此起彼伏，从天亮直到天黑，一张
犁大概能耕2到3亩麦茬田。

老家地处里下河水乡（如今属海安市
墩头镇），河流如网，水田较多。在水田里拉
犁，更苦更累。我那时虽然小，有一次也要
求拉一回犁。当时只是图个新鲜，不料跟着
拉犁的队伍走了一圈，就有了一些揪心事：
一脚下去，不知道深浅，会不会陷下去？每
一脚下去，轻重也吃不准，浅处到小腿，深
处到膝盖。还有，水田的泥发臭，常有碎砖、

瓷片、蚌壳，走了一圈，脚底被碎砖顶痛，大
腿沾满污泥。不好，前面有一条水蛇在游，
我吓得大叫了一声，扔下肩上的绳子，再也
不愿去拉犁了。回头看看那些拉犁的大人，
像牛一样，一天要拉几百圈，那种艰苦与难
受，不拉犁显然难以体会。

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
协力，六七个人拉一张犁，速度跟牛拉犁
差不多。问题是，我们生产队有人觉悟不
高，腰弯得像油锅里的虾，号子响得震破
天，就是不使劲。记得有个叫光棍汉马二
的，拉犁就闹了笑话：马二个子高，饭量
大。有人怀疑他拉犁不出劲，偷偷把他拉
的绳三股割断了两股。马二号子打得震天
响，剩下一股的绳就是不断。被人戳穿后，
马二大怒：“我老婆都找不着，能有劲吗？
不是吹牛，只要有个漂亮姑娘在前头向我
招手，你们都让开，我一个人就能把犁拉
过去！”马二吹牛的话，引来了大家一阵哄
笑！

岁月悠悠，50多年过去，老家的田野
上，各种农机具早已普及，耕牛不见了，更
不用说人拉犁了。只有友人发来的照片
上，人拉犁的城雕，好像还在诉说那逝去
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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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请朋友帮忙把老家卧室里的吊
灯换了。拆卸下来的旧灯具积满了灰尘，玻
璃灯罩破裂了，铁皮饰物锈蚀了，塑料串珠
掉落了，零零散散一地，已一无用处，与一堆
废弃垃圾无疑。

新换的吸顶灯简易实用，手指一点，满
室亮堂如白昼，一时竟有点不适应。空室，一
人，闭了眼斜倚床头，隔着厢房听见母亲几
声咳嗽，心里莫名亮起了一盏不一样的灯
火。

儿时的家是父母的家，土墼墙，茅草房，
虽说家无长物，也得火烛小心，家中灯火受
父母管制。其时，家里所谓的灯极其简陋，仅
有几只大腹小口的旧瓶改装的煤油灯，火纸
卷成的灯芯，豆大的灯光照不亮桌面大的地
方。物质匮乏的年代，居室里并无灯柜或床
头柜之类的物件，只能在土墙上掏出个壁

洞，专门搁置灯盏与火柴。而点灯的煤油也
很是紧缺，凭票供应，浪费不得。

晚饭后，收拾了碗筷，仅留置一盏灯于
堂屋里小桌上，一家人或远或近围坐在微弱
的灯光四周。穿堂野风袭来，灯火摇曳，昏暗
的夜晃晃悠悠的。这样的夜晚，姊妹四人在
油灯下读书、写作业，灯火一般离我最近，只
因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可以分得更多的光
亮与温暖。有时不经意间，“哧”地一声，我的
睫毛、或姐妹的刘海被灯火舔舐，一股毛发
焦味瞬间弥漫，似灯火岁月应有的味道，留
在了记忆的深处。也有时，一只威猛的甲虫
冒失地飞来，挑衅着弱小的灯火，一不小心
撞上油灯的灯芯，灯熄人静，只听见摔落桌
椅下的甲虫摸索着翻身爬起，一次次在漆黑
的堂屋里盲目地飞来撞去，仿佛也可以听
见：无边的夜色、贫寒的日子，被这硬壳的甲

虫撞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窟窿……
几年后，家里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油盏

灯换成了罩子灯，母亲托人买了一台卫星牌
缝纫机。罩子灯明亮、防风，用硬马粪纸剪一
个灯罩，糊上一层白纸，套在玻璃罩的细颈
上，可以解决“灯下黑”。母亲白天下田劳作，
晚上裁裁剪剪做起了裁缝。

母亲做裁缝可谓无师自通，尽管不识
字，她却能看懂各种裁剪书上衣衫的尺码，
甚而对中山装等款式颇有点研究。母亲的手
工活很细，最擅长的是为新娘做嫁衣，给新
生儿绣虎头鞋，帮那些爱穿斜襟衫的老人旧
衣翻新，各种花样的蝴蝶盘扣经她之手，也
能平添几分生动与妩媚。

母亲做裁缝仅仅是兴趣爱好，邻里之间
有人托请从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有时亲朋好
友送来的布料积压多了，大姐和二姐也会帮

着锁边、钉纽扣，打打下手。尤其年关将至，
家里更是灯火通明，连夜赶工，自家的事却
常常被耽误了。

家里曾有过一盏马灯，这盏灯工艺精
湛，通体散发着金属的质感，洋气却不娇气，
不仅能防风防雨，提在手上也十分轻便。这
盏灯是父母专属的用具，那些年栽种蔬菜，
每天都得在深夜起床下地拔菜、洗菜，赶上
早市，父亲推着板车，母亲提着马灯，往返于
家与田地之间……这人间灯火，曾经于无数
个漆黑的深夜，映照过父母年轻的脸庞、旺
盛的生命。

记不得小镇何时通上了点电，也记不分
明姐妹何时先后嫁出了门，属于父母的家散
了，记忆中的灯火是回不去的小时候。这寂
夜，一城灯火，可亲，却不可触摸，何来家人
闲坐？

□金鸿美灯火可亲

里下河的村庄都是傍水而居的，因了
水的浸润，村子里总是少不了捕鱼的高
手。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正式身
份是农民，可在某些渔事方面竟是渔人所
不及的。农民视其为另类，没有丝毫鄙
夷，倒有几分羡慕；渔人引以为同行，没
有丝毫排斥，倒有几分亲和。这样的渔事
或许曾有贴补家用的起因，但更多的是一
种喜好，有找乐的成分，也有炫耀的味
道。如此说来，乡村渔事里就有了别样的
情趣。

这样的渔人（姑且这么叫吧，就像一
个进入角色的演员，既然干的是捕鱼的活
儿，称其为渔人想必也不会错），我们没
少见过，或许就住在你家隔壁，或许你亲
戚中就有。

这是一个老故事了。
某一年的某一天，临近中午，性急的

人家都捧起饭碗了，谁曾想，村里来了不
速之客，而且是贵客——县长。县长的小
轮船在庄前的河道里搁浅了，一时半会下
不来。没办法，县长和随从就到了村里。
村支书见过县长，在一年一度的三级干部
大会上，可这样面对面，他还是有点慌，
不知该如何招待县长。县长蛮和气，笑着
说，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要忙什么，吃个
便饭，弄条鱼烧烧就行了。县长的本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湖边村庄还会少得
了鱼吗？可他忘了这是午饭时分，支书不
免有些为难。好在他只是犹豫了一下，赶

忙对公勤员说，快把老黑鱼找来。这时，
我们的主角出场了。

老黑鱼是个人，确实挺黑的，有点年
纪了。支书像是见了救星，老远就喊话，
快去摸两条鯚花，县长来了。老黑鱼得了
指令，说声好的，扭头就跑，一副胸有成
竹的样子。还有这样的高手，县长一帮人
也来了兴趣，都想看看这个叫老黑鱼的人
到底是怎样摸鳜鱼的。村口的小桥上一下
子聚集了好多人，有看老黑鱼摸鱼的，也
有看县长的。

老黑鱼没见过这架势，多少有点紧
张，又有点亢奋，还有一股强烈的表现欲
望。节气刚过清明，河水依旧很凉。搁在
往常，老黑鱼是要穿上皮裟的，可今天有
县长看着，支书又等鱼下锅，顾不了那么
多了，干脆直接下河算了。

河水刚刚及胸，老黑鱼打了个寒颤，
略略适应了，向前趟上几步。忽然，像是
发现了什么，老黑鱼蹲下身子。大家疑惑
着，也在期待着，果然，老黑鱼手一抬，
一条二斤多的鯚花鱼举过了头顶。众人一
阵惊呼，县长也鼓起掌来，老黑鱼随手把
鱼扔到岸上，早有人拎去㓾了。老黑鱼继
续往前趟，才几步，又一条斤把重的鯚花
鱼逮着了。大家正兴致勃勃地期待着更精
彩的表演，老黑鱼却上岸了，右手的三个
指头捏着鱼的嘴巴。有人不解，老黑鱼
说，够吃就行了。

县长的这顿午饭菜就是这两条鳜鱼，

一条红烧，一条炖汤。县长兴致很高，把
老黑鱼也叫上一道吃饭。县长还分了牡丹
烟，老黑鱼没舍得抽，夹在耳朵上有好长
一段时间。吃饭的当儿，村民把县长的小
轮船推下来了。

这个故事是完全可以载入村史的，后
人在显摆县长曾经视察村庄的同时，也知
道了一个叫老黑鱼的捕鱼高手。

前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湖边的
一个村庄里与老黑鱼
不期而遇。看得出岁
月在老黑鱼脸上的印
痕，面孔更黑了，皱纹
也更深了。好奇的我，
自然问起那段故事，
问起摸鳜鱼的诀窍。

老黑鱼憨厚一
笑，哪有什么窍门
啊，摸多了就晓得
了。鯚花喜欢清爽的
地方，大都在河坎上
打塘，一个塘里一
只，塘边没有淤泥，
光板子，很好识别
的。冬天好摸，鯚花
身子懒，一摸一个
准，就是要穿皮裟，
弄个米把长的竹竿装
上铁扦子，探到鯚

花，就用扦子戳。夏

天就难了，鯚花鱼好动，容易逃掉，逃了
也不要紧，鯚花是个呆子，马上还要回来
的。鯚花刺有毒，不能被它戳了，下手要
快要准，等它的刺张开了就麻烦了，抓的
时候不要抓鳃，要捏住嘴巴……

听老黑鱼讲渔事，真的是一种享受。
可说着说着，老黑鱼忽然叹了口气，那
年，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多摸几条鯚花给
县长带回去呢。

文/刘春龙 图/李劲松摸鳜鱼
话渔·画渔（36）

乡下人你说他土吧，可他又诗意得很，
文人们说的“田埂”，他们叫“田岸子”。但文人
们爱叫田埂，就叫田埂吧。

田埂像田字格。老师教我们写的字要写
进田字格里，勿跑到外面去。那时田埂就有
这个功能，它能分开东家和西家的田，当然
也能连接张家和李家的地。因此，田埂也有
点楚河与汉界的意味。但有人要修楚河与汉
界。有的人家呢，把田埂越削越细越窄；当
然，也有的人家呢，把田埂越镶越大越宽。村
民们为田埂争吵过，为什么人们那么在乎田
埂上那一肩宽的土地呢？因为田埂是供人跑
的，一般长不了庄稼。农民惜土如金，他们深
深地想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他们对土地爱
得眼里常含泪水，所以，常常寸土必争。田埂
是一根量人心的尺子，一大片中国农民是经
得起量的。

田埂是一张桌子。那时的农民是最懂
得废寝忘食的。天没亮，他们就起来煮早

饭了，早饭就是一锅稀粥。才煮出来是烫
的，没工夫慢慢吃，就用一个瓷盘子或大
钢盅锅子盛，带到田里，等干了一大气活
儿，粥也凉了，他们再从田里爬上田埂，
把手放在旁边的水渠里洗洗或在田埂上的
草上擦擦，端起粥碗，就着家中带来的老
咸菜，狼吞虎咽地喝起粥来。田埂虽细，
可是它却是天地间最大的餐桌啊，没有推
杯换盞，可每一粒米安抚得农人们想把每
一丝力气都卖出来。

田埂是一张小凳。劳动累了，农民们便
从田里爬上田埂，点上一根烟，有的还吸“烟
袋子”，吧嗒吧嗒地吸几口，神就来了，又返
回田中。他们是舍不得敞开来休息的。偶尔，
他们也会说张三的女儿如何俊俏，李四的儿
子怎么出众。哪家的猪真肥，年底能卖个好
价钱，好像那肉就长在自己身上，钱能装进
自己兜里似的。哪家的猫半夜叫得好凄惨，
像个孩子哭，一声声如咬在自己的心上一

样。总之，就是用自己的故事把单调的时光
调出些味道，让疲惫的身心再蓄积些精气
神。

田埂是一张床。农民恐怕从来不知道失
眠是什么滋味。他们累了，鞋子一脱当枕头，
有时光脚来干活的，胳膊一伸一蜷当枕头，
有时整个田埂就是枕头。凉棚往头上一盖，
身子刚碰到地，呼噜声就响起来了，几个呼
噜一打，身子一挺，就醒了，又下地干活。田
埂那么窄，你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农民睡了滚
到田里的。他们像猫头鹰、猴子一样睡觉那
么警觉。

田埂是乐园。大人们全去地里干活
了，孩子就跟着大人一起下地。田埂上什
么东西都没得玩，但孩子们面对寂寞永远
是有办法的。比如玩躲蒙子。一个用手蒙
住眼睛说：“我躲好了，你来找啊。”另一
个就在身边，却瞪大眼睛说：“你在哪里
啊？我找不着！”另一个孩子就咯啊咯地

笑，找的孩子还说找不着。突然，找的孩
子一伸手，说：“我找到了！”如此循环，
乐此不疲。累了，也学大人睡田埂，晚
了，在夕阳中，在夜色中，在星光下，歪歪
扭扭，巅巅簸簸地跟着大人回家。

田埂也是庄园。田地再窄，还是田。农民
们见缝插针地让田埂发挥作用。不能种麦长
稻了，就让它长些豆子吧。种豆时，先用小锹
崴一个口子，丢两三粒黄豆，再用锹拍一下。
什么青豆子，黄豆子。你择时去摘，田埂会把
豆子捧给你。田埂跟农民一样的实诚。

散去了农民的田埂，会有野鸡、野鸟落
下，在田埂上东张西望；会有长鱼打洞，洞旁
泛起一阵浑水；会有野兔子、黄鼠狼用力地
奔跑，不知要捕捉什么。

在我说了田埂这么多悄悄话的时候，忽
然田埂像一根飘带晃了起来，抖了起来，它
变得像宽阔的马路，像弯曲的立交桥，哎，还
像飞天神女在挥舞彩带。

□王大智田 埂


